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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年前。
毒日当头。深谷莽林。马帮老

道。鼻息声时急时缓，近了。
“哼—哼—”
声音戛然而止，万籁俱寂。
安静！可怕的安静中危机四伏！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震耳欲聋，响
彻云霄，山壁碎石滚落，窸窸窣窣。

一头百来斤的彪壮野猪，应声
倒 下 ， 四 肢 瑟 瑟 发 抖 ， 满 脸 狰 狞 ，
獠牙颤动，嘴角处血流成涌，却已
发不出声响。

浓烟处，残叶丛中。
人 ， 一 个 孤 独 的 老 人 悄 然 爬

起，只有孤独的人才能如此耐心地
等待。满脸沟壑，杂发如草，瘦骨
嶙 峋 ， 满 身 褴 褛 ， 但 他 不 是 流 浪
汉。他眸子里的杀气，背上的一把
火枪，显示着他非凡的身份。

火枪，一把老火铳，老八区猎
场的至尊神器。人人垂涎三尺，个
个望而生畏。枪柄油渍斑驳，散发
出新鲜桐油的香气，枪管口黝黑锃
亮，彰显着煞人的凶光。没有人知
道它有多少年的历史，唯有它身上
磕 碰 留 下 的 旧 痕 诉 说 着 悠 远 的 岁
月；没有人清楚它有过多少丰功伟
绩，只知道它打死过鬼子抗过日。

这条路他已经记不清走过多少
回了，只记得六岁那年，爷爷带他
上山打猎，第一次上了这条路。九
岁那年，爷爷仙逝，留下一把火枪
当作传承。从此，他一个人，一杆
枪。从此，老八区的马帮老道，他
背着枪，从这条路来，又从这条路
去。没有人敢阻挡他，也没有人阻
挡得了他，因为他就是传说中的朱
金彪——“老铳”朱金彪，一个在
老八区猎场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。

他确实如幽灵鬼魅，枯枝残叶
埋没了他的一切，只有露出的火枪
枪口的黑洞，暗示着他的存在。没
有人知道他能隐藏多深多久，只知
道他有一回一个月没有下山，他的
夫人阮幺妹报了警，老八区派出所
所长领了老八区所有的乡亲围山来
回 地 毯 式 搜 索 ， 折 腾 了 整 整 一 个
月 ， 硬 是 毫 无 发 现 ， 又 一 个 月 后 ，
就在朱夫人死心甘当寡妇独坐窗台
落泪时，他扛了一公一母两头野猪
下了山。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枪法到
底有多准多狠，只知道他打野物从
不开第二枪，也从没有野物逃脱过
他的枪口。很多人来踢过馆子，包
括当年红极一时的少年才俊—“铳
王”李小龙—一个同样在老八区猎
场如雷贯耳的名字。

大战在即，所有人离开了庭院
来到了山前，远远地、胆颤心惊地
望着大山。

没有人知道那日大山深处发生
了什么。没发一声枪响，李小龙就
垂头丧气地下了山。因为他知道自
己 已 经 败 了 ， 而 且 一 败 涂 地 。 从
此，老八区没有了“铳王”。

只有“老铳”。
⋯⋯

二
十二年前。
朱夫人阮幺妹得一场怪病，遍

访 老 八 区 名 医 道 士 ， 然 生 气 无 涨 ，
终日卧床不起。这一生，他唯有两
件至爱，一为祖辈留下的火枪——
至尊神器，二为身边的爱妻，枪与
女人他都视为生命。眼看娇妻不久
撒于人世，他独坐床头，黯然落魄。

是夜三更，得一梦。梦中仙人
告知：只因他终年上山狩猎，杀生
过甚，残忍至极，终得此报，唯将
杀生之利器安置他乡，方能挽回爱
妻之性命。

梦醒，再无眠。
月黑风高。深谷莽林。马帮老

道 。 一 阵 疾 风 ， 一 个 人 ， 一 杆 枪 ，
立 于 山 头 ， 寒 风 呼 啸 ， 似 千 刀 万
剐 。 然 纵 有 千 般 不 舍 ， 万 般 无 奈 ，
也唯有仰天一声狼嗥，独沧然而泪
下。发泄毕，翻过山去，越老八区
界，走他乡。

翌日天微亮，夜行百余里至慈
利 金 岩 。 寻 得 一 户 偏 僻 人 家 ， 卖
枪，得钱两百元。然老泪纵横。

速归，夫人果然痊愈，大喜。
从此，老八区再无“老铳”。
关于“老铳”的火枪—至尊神

器的下落一度谣言四起，老八区的
猎场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上演着
一场血雨腥风，然再未有人见识过
那件神物。

它销声匿迹，成了一个谜，一
个遥远的传说。

⋯⋯

三
十二年，一个轮回，弹指一挥

间。
沅古集镇，形单影只。牛车小

巷，二十米，往右，棚户区前一条
小路。路是水泥路，近来连续水管
施工，路面稍有坑洼。路旁几处新

鲜牛粪，散发出冲鼻的“芬芳”。路
的尽头，大樟树下，一处衙门，门侧一
竖匾额，油漆新亮，灯光下“老八区派
出所”几个大字清晰可见。

所是小所，也是老所，明显破
旧，却未敢小觑。数年来，老八区
多少强盗、杀手、地痞流氓、粉子
客挑战它的权威，却未能动它一根
寒毛，反而栽倒在了它的门下。从
此，它声名鹊起。从此，就有了这
块匾。

庭院整洁、清净，不着一片树
叶。他着一身警装，略显疲惫，却
目光坚毅，英姿飒爽。每天，接到
一 个 又 一 个 的 相 同 号 码 打 来 的 电
话，这个号码是 110，他泰然处之，
因 为 他 是 这 里 的 金 牌 辅 警 。 每 天 ，
多少愤怒的目光在这张脸上游离厮
杀，他无所畏惧，因为这里是“老
八区派出所”。

他 就 是 当 年 的 少 年 才 俊 ——
“铳王”李小龙，没有人知道这些年
他经历了什么，他的背后又有着怎
样的鲜为人知的故事，使他迅速成
长为正义之师。

一 切 都 好 像 在 他 的 掌 控 之 中 ，
没 有 波 澜 。 他 习 惯 了 。 但 是 今 天 ，
眼 前 的 这 两 道 目 光 ， 是 如 此 地 熟
悉，甚至曾一度出现在他的噩梦里。

“你来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天已经这么黑了。”
“那不表示我不会来。”
“你不应该来。”
“我来了。”
“你回去吧。”
“我已经来了。”
⋯⋯

“这么说，你一定要交？”
“必须的！”
“没有商量的余地？”
“是！”
“ 从 来 没 有 人 敢 这 么 跟 我 说

话！”李小龙有些火了。
“我可以。”他平静如初。
对视⋯⋯
李 小 龙 缓 缓 地 叹 了 口 气 。“ 好

吧，你要交什么？”
“至尊神器。”
“什么！”李小龙心中大惊，满

脸疑惑。
“ 至 — 尊 — 神 — 器 ！” 他 缓 缓

地，一字一顿清晰地吐出四个字。
沉默⋯⋯
终于，李小龙恢复了冷静。“你

当真要上交？”
“是”
“那可是你当年的至爱。”
“现在也是。”
“你不后悔？”
“决不食言。”
“你骗人！”李小龙已经控制不

住 自 己 ， 大 吼 一 声 。 多 年 从 警 历
练，他凭着睿智的大脑，外加一双
慧 眼 ， 识 破 多 少 骗 局 。 时 至 今 日 ，
他不允许任何人在他的眼皮底下欺
骗 ， 他 认 为 那 是 对 他 的 极 大 侮 辱 ，
何况自己当年还是对方的手下败将。

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，杀气
扑面而来。

沉默，再次的沉默⋯⋯
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十二年前，你

夫人阮氏一场大病，险要了性命，幸
得你远走他乡，将祖传的火枪卖掉，
方保得了你夫人性命，既已卖掉，又
何来上交？”李小龙徐徐道来。

“我又把它赎了回来。”
“你卖出多少钱？”
“两百元。”
“赎回多少钱？”
“一千元。”
“ 我 们 已 经 收 缴 了 三 百 二 十 九

把，也不差你那一把了。”
“可是我已经带来了。”
“ 啊 ？！” 李 小 龙 似 乎 被 人 点 了

穴，整个人僵住了。
一个沉甸甸的蛇皮袋从来人身

后提到了身前，递到了李小龙的眼
前，袋口露出枪口的黑洞，即便黑
洞的洞口早已锈迹斑斑，却依旧遮
挡 不 住 那 熟 悉 的 煞 人 的 凶 光 。 没
错，李小龙又怎能忘得了。当年大
战，他仅只是望了它一眼，便被其
震 慑 得 无 心 恋 战 ， 颓 然 地 下 了 山
⋯⋯

背影。一个蹒跚的孤独的老人
的背影，却让人轻易看出一种莫名
的轻松。或许，因为这个孤独的背
影已再没有了重负。

背影退去，已至大门口，李小
龙方才缓过神来，他放下手里的蛇
皮 袋 ， 慌 忙 追 了 上 去 。“ ‘ 老 铳 ’，
你又何苦如此狠心？”语气里尽是惺
惺相惜。

背影并未回头，稍作停顿，继
续向前。脑后传来“感党恩，听党
话。扫黑除恶，缉枪治爆，人人有
责！”

背影渐行渐远，消失在大樟树
下的夜幕里。

远处传来几声狗吠。

老八区之“老铳”
□ 赵书培

河流是有性格的，有的河流一
泻千里、奔腾咆哮，有的河流宽广
深沉、包罗万象，茅溪河的性格则
温润如玉、婉转清扬。盈盈一水，
滋 润 着 万 亩 的 花 海 良 田 ； 弯 弯 一
衣，盘桓在缭绕云雾间。茅溪河与
河畔的潇潇夜雨、乡村暮雪、袅袅
炊烟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田园太极
图。

关于这条河流，有各种古老而
美丽的传说。传说御驾的五匹天马
奔 腾 至 茅 溪 河 ， 为 这 里 的 美 所 沉
醉，化而为山，是为马儿山。传说
有一只仙龟守候着她千年，隐居河
畔，是为龟仙洞。传说茅溪河在大
溶 溪 处 与 茅 岩 河 相 汇 ， 是 为 大 庸
县。往事越千年，岁月变迁也不曾
改变茅溪河神秘而又美丽的容颜。

三 月 间 ， 金 灿 灿 的 油 菜 花 绽
放，倒映在汩汩流淌的茅溪河里，
剪碎的波光，如梦似幻似一首春日
恋歌，诉说着春光的明媚。倘若你
行驶在张桑高速上，穿越过长长的
隧道，忽然见到一片广阔天地，有
白云相伴，有白鹭栖息，有繁花相
送，那便是茅溪河。这里是山间的
草原，任你思绪驰骋；这里是云间
的桃源，任你品尝人间苦乐。人在
茅溪走，宛如画中游。

六月里，雨水充足，茅溪河又
成为了渔者的乐园。垂钓者有之，
飞钓者有之，摸鱼者有之。或卷起
裤腿站在水中，或躲在遮阳伞下坐
在水边，全神贯注，屏住呼吸，静
得出奇。忽而有人“中奖”，欢喜
至极，引来众人围观。同钓者羡慕
感叹，心里暗暗下决心，今日必要

有所收获，不枉此行。茅溪水库里
的 鱼 在 汛 期 的 的 时 候 会 翻 越 出 堤
坝，鱼肥而鲜美，引得远近村庄的
人都来这里捞鱼，再拿到附近的集
镇上去卖。大鱼儿肥，小鱼儿鲜，
飞跃的河鱼热闹不已，这都是茅溪
河大方的馈赠。人们虽馋嘴爱鱼，
却 谨 守 着 “ 夏 三 月 ， 川 泽 不 入 网
罟，以成鱼鳖之长”的古训，不杀
幼鱼，不用密网捕鱼，这才有了千
百年来与茅溪河和谐共生的默契，
繁衍生息，绵绵不绝。

九月来，茅溪河两旁迎来了丰
收。有甘甜的紫皮甘蔗，有酸甜的
紫玉葡萄，有涩甜的红心猕猴桃，
有金桔，有红心蜜柚，有水蜜桃，
五彩缤纷，令人垂涎。倘若你将一
把蓝莓塞入嘴里，蓝莓汁浸染你的
唇齿，一股意犹未尽的甜引得你忍
不住要再亲一口，甘愿让那酸酸甜
甜的味觉肆意横流。茅溪河的水是
灌 溉 水 ， 既 养 活 了 河 岸 两 旁 的 粮
食、蔬菜和水果，也养活了这一方
水土的人，因此这里的村民也非常
爱护这条河流。河长定期来巡河，
保 洁 员 时 时 清 理 ， 巡 河 员 时 时 守
护。有时还会有许多志愿者来为河
道清障清淤，才有了这盈盈碧水、
悠悠蓝天。

腊月至，昔日里繁华热闹的茅
溪河却有些失落。河边一栋崭新楼
房 后 的 火 炕 屋 里 ， 老 人 拨 弄 着 柴
火，盘算着今年要灌多少香肠，炕
多少腊肉猪蹄。她想着孩子漂泊在
外，辛苦打拼，定是十分想念家中
的味道，要多准备些给孩子带去城
里。老人的孩子在外务工，挣的钱

悉数拿回来修了新房。房子漂亮洋
气却有些寂寥空阔。她一个人，老
伴走得早，便和一只叫“小黑”的
土狗一起，守着这偌大的房子。新
房子里虽有电火炉、有电视，但却
总觉得冷冷清清。她依旧喜欢呆在
有火炕的老房子里，有时候到河边
散散步、发发呆，茅溪河就这样静
静流淌着，默默地陪伴着她。河滩
上 的 鹅 卵 石 记 录 着 这 一 切 悲 欢 离
合，记录着斗转星移的守候，记录
着老人眼眸中的期盼。

逼近年关，村庄渐渐热闹了起
来。在外的游子辛苦奋斗了一年，
回到故乡的河边，回味着童年的自
由欢乐，感受着家的温馨。迎春的
爆竹在团圆中点燃，烟花在半空中
绽放。万家的灯火，散落的星火，
映照在茅溪河里，唯美灿烂，却又
转瞬即逝。河流则如同时间一样，
奔腾不息，不舍昼夜。人这一生，
在自然的山川大河面前，如小小的
浪花，渺小而短暂。能和亲人故园
团聚的时光也如这烟花一般，美丽
而珍贵。过完年，“浪花”又要踏
上 征 程 了 ， 说 要 去 征 服 星 辰 和 大
海。只是“浪花”啊，当你回眸的
那一刻，你会看到，茅溪河，她依
旧在故乡等你。

茅溪河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，
如 母 亲 一 般 ， 清 扬 婉 转 ， 润 物 无
声，思念但不说，牵挂但不言，默
默地奉献，滋润着生活。她静静地
等待着，等待着高山融雪，等待着
甘霖雨露，等待着你发现她的好，
等待着你的归来。

清扬婉转茅溪河
□ 戴澧兰

清 朝 康 熙 末 年 ， 贺 崇 先 携 妻 车
氏，自湖北安陆辗转三迁，落籍澧水
河畔洪家关，是为贺氏桑植始祖，传
十余代，凡三百年。先祖贺廷壁，咸
丰年间举旗反清，义薄云天。更有贺
龙菜刀闹革命，建军立首功。谱牒记
载，四百余口小家族，追随贺龙出生
入死，人人奋勇，个个用命，阵亡者
八十五，遭戮者七十三，遗寡妇七十
二。真正上阵父子兵，打仗亲兄弟。
历代做军家，前赴而继起。男子尽彪
悍，忠勇怀大义。女子皆刚烈，终老
而从一。被俘数十人，坚贞无叛逆。
旅团营连排，六十一碑立。一家三代
殁，绝代百余几。每念及此，心潮难
止。聊以拙章，铭啟后嗣。歌曰：

群峰笋立洪家关， 玉泉河绕灵
秀间。安陆三迁来澧水， 耕读作息
岁绵延。崇先始祖是军家，尚武尚文
结豆瓜。薪承门风彰厚德， 极目扶
桑耀彤霞。咸丰年初贺廷壁， 大泽
田间飞箭镝。聚农反清遭镇笮， 刘
氏 兜 头 人 寰 戚 。 菜 刀 两 把 斩 旧 制 ，
南 昌 举 义 扬 赤 帜 。 贺 龙 坚 决 跟 党
走， 共和建国称帅字。马上将军马
下诗， 锦斋挥戈驰骋时。留得红歌
唱万代， 泥沙碧血染英姿。北伐旅
长贺敦武， 何惧阵前擂战鼓。多谋
善断建奇功， 斗湖中弹垂千古。游
击 司 令 贺 民 英 ， 赛 过 须 眉 执 长 缨 。
队 伍 几 度 返 主 力 ， 迴 旋 湘 鄂 涌 涛
声。师参谋长贺春轩， 大智大勇逐
烽烟。单赴敌营取首级， 南昌著功
他最先。巾帼英豪贺满姑， 一腔愤
忾怼妖狐。惨绝凌迟泣广宇， 唤醒
同侪识墨朱。游击队长贺芝姑， 留
守 苏 区 炫 彩 弧 。 三 口 捐 躯 罹 灾 厄 ，
铺 陈 曲 路 化 通 途 。 警 卫 团 长 贺 沛
卿， 一枪一扇鬼神惊。赤胆忠诚渡
黎庶， 无妄含冤泯左倾。铁血团长
贺桂如， 北讨南征广袖舒。冲阵殒
身庄耳坪， 遗恨未将国难纾。 支队
队长贺丹清， 游击袭敌转武陵。挂
花 受 虏 酷 刑 虐 ， 断 头 只 为 主 义 真 。
军 需 处 长 贺 学 定 ， 入 死 出 生 敢 舍
命。平步枪林迎弹雨， 拳拳理想照
天映。资深团长贺连元， 掷笔从戎
荐轩辕。腹藏韬略捣腐恶， 期勖后
昆可浇园。悍将副师贺文选， 横跨
浊浪狂飚卷。川黔缚虎显神威， 洪
州 是 役 雄 才 展 。 师 参 谋 长 贺 秦 封 ，
熟 谙 兵 法 挽 雕 弓 。 积 恙 被 捕 凛 然
气， 一任信仰舞长风。手枪连长贺
学传， 弃文报国啸刀尖。赴汤蹈火
等闲事， 誓扫枯朽紧握鞭。少年俊
杰贺文掌， 景慕常兄景慕党。押送
军火拼白匪， 饭甑蒸殁吟绝响。锦
斋 遗 孀 戴 桂 香 ， 备 尝 艰 辛 与 冷 霜 。
依 依 情 悰 费 思 念 ， 乡 邑 玫 瑰 也 铿
锵。丧夫失子谢友姑， 资助红军尽
锱铢。悉心呵护伤病员， 柔肠千缕
鉴金乌。凄楚噫欷汤小妹， 顾恤伤
残山洞内。清剿丁兵追甚急， 携子
跳崖引敌退。救人致残郭三妹， 乱
刀 屠 戮 二 十 一 。 贺 半 街 上 斗 凶 顽 ，
宁 折 不 屈 守 机 密 。 身 怀 六 甲 陈 小
妹， 丈夫战卒遭剁碎。孤身跋涉寻
亲归， 怆天悢地沁人肺。全族两次
遭血洗， 灭根烧房含忿涕。毒辣忍
鸷比蛇蝎， 矢与暴戾干到底。湘鄂
书记周逸群， 胸怀马列播清芬。叹
憾 贺 家 牺 牲 巨 ， 胜 利 以 后 要 颂 云 。
七 十 二 位 贞 寡 妇 ， 从 一 而 终 贤 良
母。惠助夫业永相随， 肩担日月堪
哀苦。堂中烈士百单九， 不畏强蛮
不畏首。乱世岂贪半晌安， 五尺男
儿当出手。满门贺氏皆忠烈， 后继
前仆弗怨切。别老离幼未所辞， 但
祈朗朗乾坤澈。

贺家忠烈颂
□ 贺兴演

那年，我曾深爱过一位善良女孩
星星。记得那是七年前的秋初，我在
工作之余带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张家界
观 光 。 一 天 的 游 山 玩 水 ， 我 脚 酸 痛 ，
身疲惫。饭后，闲步，走进单位附近
的休闲城——凤凰城。故事就从这里
开始。

由于很少进休闲场所，领班随意
安排一位技师。技师最初给我的感觉
较 黑 ， 较 瘦 ， 但 服 务 态 度 好 ， 专 业 ，
挺善解人意。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
中，了解到这位叫星星的女孩，父母
双 双 离 世 ， 爱 人 因 不 堪 重 负 离 她 而
去。听着她平静的讲述自身经历，我
内心无比沉痛。想想自己，只身来到
市里，爱人弃我而去，顿时与她产生
共 鸣 。 唯 从 内 心 深 处 默 默 为 她 祝 福 ，
愿 这 位 叫 星 星 的 女 孩 人 生 少 一 些 磨
难，多一些幸福。

而后，空闲时，我就经常去那家
休闲城，想多照顾她的生意，多开导

这 位 心 地 善 良 而 又 多 灾 多 难 的 女 孩 。
在我心中，她就是我的邻家小妹，我
想多给她些关心，多给她些照顾。一
来 二 往 ， 星 星 也 对 我 多 了 几 分 依 赖 。
两颗孤寂的心灵找到了寄托的港湾。

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半年。有
一天我生病住进医院，医生要求我家
人陪护，“我的家人在哪里呢？”我给
平时要好的朋友打去电话，可他们都
已出差，当晚赶不回来。在万般无奈
时，我想起了那位邻家小妹。得知我
生病住院，她二话没说，在短短的二
十多分钟赶到了医院。看着她气喘吁
吁提着水果走近我，霎时一种温暖传
遍全身，涌向心头。在随后几天，她
一 边 工 作 ， 一 边 无 微 不 至 的 照 顾 我 ，
温柔而体贴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家的感
觉。

随后几年里，只要有假期，我都
带她去旅游，一起观桃源花海，一起
玩 欢 乐 水 世 界 ， 一 起 走 进 世 界 之 窗 ，

一起领略西双版纳傣族风情，一起游
苍山洱海，一起领略大理风光，一起
观千户苗寨，一起听黄果树瀑布倾泻
⋯⋯那段时光，天是晴朗的，山水是
醉美的，鸟儿的鸣唱也是欢快的，我
们是幸福的。

为了给她一个温暖的家，我很努
力的工作，她也努力的赚钱，我们一
起努力，买了房子，买了车子。她很
坚强，也很自立，我每次想多给她点
钱，她都不要。她说她就一个人，随
便都可以过，而我还有年迈的双亲需
要照顾。每次回乡下老家，她都要我
多 带 点 东 西 ， 有 时 还 亲 自 为 我 置 办 。
那段时光，我习惯了有她在身边转悠。

不是每一个美丽的故事都有一个
完美的结局。父母年迈，对孙女的思
念越浓，可女方提出要常见孩子就必
须复婚。看着满含热泪的双亲，我心
痛极了，但我还是不忍伤害身边这位
深爱我的女孩。每每双亲打来电话催

促 ， 看 着 她 忧 郁 的 眼 神 ， 我 心 都 碎
了。几回夜半醒来，听到她枕边轻轻
的抽泣声，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，唯
有紧紧拥抱，深深相依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告诉我，她要离
开 了 ， 让 我 不 能 因 为 她 而 伤 父 母 心 ，
让孩子失去父爱，要我勇敢地承担起
一个为人子为人父的责任，给孩子一
个完整的家。在她悄悄离开的那段时
间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唯有深爱过
的人才能体会。整整三天，我不吃不
喝，失魂落魄。每天漫无目的在河堤
徘 徊 ， 追 忆 曾 经 的 美 好 ， 相 处 的 点
滴，几次想不顾一切去找她，甚至想
到了死⋯⋯

最后想到古稀的父母，想到还未
成 年 的 女 儿 ， 我 又 停 下 了 脚 步 。 今
天，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我只
能在心中默念：星星，你在他乡还好
吗。

那年，我曾深爱过一位善良女孩
□ 若 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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